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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琯塔寻遗
􀠰徐建仁

琅琯塔倒了，至今已有二十六年。

那一年，正是我在汾口中学任教的第

二年。梅雨季节，暴雨连连。一声巨响，历

经四百余载的琅琯塔，如同垂暮老者，耗尽

最后一丝气力，轰然倒地。尘烟散去，满地

砖石瓦砾。从此，世间再无琅琯塔。

清明假期，途经琅琯岭，不由自主地踏

进琅琯塔废墟。或许琅琯塔于中洲、汾口

人而言，早已超越塔本身而成为血脉深处

的心灵灯塔，是回望故乡的精神坐标，只要

想起它，便能望见故乡的山，望见故乡的

水，还有那魂牵梦萦的乡愁。

（一）

琅琯塔位于汾口镇琅琯岭。根据塔内

碑刻记载，该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琅琯塔属于砖石结构，六面七

层，高约39米。塔内一至四层各塔壁上有

砖雕造像六十六尊。第六层东南壁嵌有

“募成华表纪名碑”一块。塔腰檐为菱角牙

子叠涩五层，逐渐外挑，转角处翼角起翘。

塔分内外两层，内有双道螺旋式楼梯，

沿着楼梯可以盘旋而上直达塔顶。登上塔

顶，凭栏远眺，汾口的美景尽收眼底。

琅琯塔依山临水，是风水、战略位置俱

佳之地。梅岭山脉自东向西蜿蜒而来，山

势逐渐变缓，直至武强溪滩，远远望去，犹

如大象垂下长鼻，因而又被称之为“象

山”。武强溪对岸的山气势雄伟，岩石峥

嵘，宛如一头雄狮盘踞于此，俯视武强溪，

被称为“狮山”，当地人又称之为“狮头

山”。狮山与象山对峙，两山夹水，最窄处

相隔不足三百米，形成风水学意义上的“狮

象守门”格局。

而从战略地位来看，琅琯岭是曾经的

遂安十二都进入十三都的唯一陆路通道，

也是古时遂安通向徽州休宁、歙县、屯溪的

交通要道。东北边是梅岭山脉，西北边是

狮山山脉，两山之间是武强溪水，横亘于梅

山山脉的琅琯岭就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的气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

人们都将琅琯岭称至为“难过岭”。也正因

为如此，此地过去一直设有军事关卡。相

传东汉末年至三国贺齐，唐时黄巢军、清朝

太平军都曾在此地屯兵驻守。

此地也是中洲镇与汾口镇水口。武强

溪犹如一条游龙从中洲霞山头自北而南，

奔腾而下，在琅琯塔下被巨岩所挡，折向西

南而行，并形成一个深潭，当地人叫塔山

潭。由于潭水较深，水面成碧色，琅琯塔倒

影潭水中，形成“仰视高塔凌云，俯瞰塔影

入境”的胜景。琅琯塔下的塔山潭与一公

里之外的金山脚下的摩臂潭相互映衬，形

成“双潭印月”的奇景。

据说琅琯塔下的塔山潭深处有洞穴。

琅琯岭村民张虎龙曾潜入谭底，发现洞穴

沿梅岭山脉方向延伸，洞内有岩石似石凳

石桌。琅琯塔附近的琅琯岭村、仙居村、章

姚村等村民还在梅岭山上发现一处深不可

测的野猪洞，推测可能与塔山潭底下的洞

穴相连。后有传言，说是与远在十里开外

的叶村野猪洞相连，应是以讹传讹。

琅琯塔耸立于琅琯岭顶的悬崖之上，

气势恢宏。

据传，从中洲往汾口方向沿武强溪边

有一条一百余阶的石板台阶，足见悬崖的

高耸与陡峭。在悬崖之上，还曾修建凉亭

阁楼，供过往客商和行人歇息。有史料记

载，琅琯塔旁曾有古松如虬龙。《浙江通志》

卷四十六记有：“在遂安县琅琯岭，根柯斑

驳若虬龙，相传秦汉时物。”我们可以想象

出这样的画面，琅琯塔下悬崖峭壁，犹如刀

削斧刻，令人望而生畏。一棵古老的松树

傲然挺立，它的根柯斑驳陆离，犹如虬龙般

盘曲交错，深深地扎入悬崖岩石之中。粗

壮的树干，饱经风霜。茂密葱茏的枝叶，犹

如一把巨伞，覆盖于天地之间。清朝陈学

孔任遂安知县曾赋诗《琅琯松龙》：

寂历空山足避秦，饱餐烟雨养老鳞。

虬枝烂漫将军盖，霜节支离老叟身。

隔水笙簧风入幔，悬岩琅琯玉为邻。

轮菌樾荫垂终古，莫艳成蹊桃李春。

（二）

琅琯塔岿然屹立于琅琯岭数百年，像

一位老者，见证周边地域的岁月变迁。至

于为何修建琅琯塔于此，当地流传着各种

各样的传说。这些传说又给琅琯塔编织出

神秘面纱。

相传春秋时期，此地为吴楚两国界地，

伍子胥自楚仓皇奔吴，途经琅琯岭，前有岔

路，后有追兵，形势危急。见一老妇正在溪

边洗衣，便急忙向老妇打听道路，并恳请老

妇不要泄露自己的去向。老妇默而不语，

竟毅然投溪，以死践诺。多年之后，伍子胥

于吴地功成名就，每念及老妇守诺殉义之

举，感怀不已，于是在其投溪处建琅琯庙、

筑琅琯塔，以彰其德。然而塔内碑刻“明万

历廿九年辛丑冬”字样，与春秋相隔甚远。

这段传说虽感人至深，但其真实性却无从

考证。

宝塔镇河妖，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俗

语，意即通过修建宝塔，镇压兴风作浪的

河妖，使其不能为祸一方，守护一方平

安。琅琯塔也有类似传说。据传，很久以

前武强溪流域时常遭受洪水侵袭，百姓生

活困苦。一位云游四方的风水先生经过

此地，他仔细观察地形后，指出武强溪宛

如一条奔腾的巨龙，而缺少一座镇龙的宝

塔，导致龙气不稳，从而引发灾祸。当地

村民听闻后，深信风水之说，于是决定建

造琅琯塔，以镇住龙气，保佑一方百姓平

安。自塔建成后，这一带果然风调雨顺，

政通人和。

当地人流传更多的说法是明朝时期，

江西与浙江人同朝为官，江西为官的多，浙

江为官的大。“江西满天星不如浙江一轮

月”，于是江西人出于嫉妒，为压浙江人的

官运，到这里选择地势起伏之处修建许多

砖塔，其中一座便是琅琯塔。因此，琅琯塔

到了之后，这一带将有“大人物”出世的八

卦传言，就在当地市井巷陌和茶余饭后间

流传开来。

世代相传的传说，于史无证，不足为

信，只是闲闻轶事罢了，仅为琅琯塔笼上一

袭神秘面纱。县乡土文史专家余利归通过

分析塔内“募成华表纪名碑”文字，认为琅

琯塔或许是佛教善男信女募建。“募”有募

集之意，通常指向社会或特定群体广泛征

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成”表示完成、

建成。所以“募成”二字可推测琅琯塔是依

靠众人捐赠和支持才得以最终建成的，而

非由官方或家族出资兴建。

根据不同时期的《遂安县志》记载，琅

琯塔旁边曾有琅琯庵。正如汾口龙门塔下

有福谦庵，中洲雁塔下有自然禅院。根据

明万历四十年《遂安县志》记载，此地只有

琅琯庵，未见琅琯塔。民国三十九年《遂安

县志》则记载为昙花庵，也有琅琯塔。庵早

于塔，因此琅琯塔是由佛教善男信女所募

建的推断是可信的。只可惜，时过境迁，琅

琯庵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了一丝

痕迹。

古人建塔除了有佛教塔，有为调和地

脉而建风水塔，还有是为祈愿文运进取仕

途而建文峰塔。琅琯塔在当地人心中也曾

将它作为祈愿文运昌盛求取功名的文峰

塔。在琅琯岭村和仙居村的余氏宗谱和张

氏宗谱中，都将琅琯塔与叶村雁塔并入村

居景诗之中，借塔抒发凌云之志。《双塔凌

云》诗：

嶙峋双塔入云中，南北高峰古睦同。

应有凌云高士在，腾身直上广寒宫。

（三）

琅琯塔位于琅琯岭顶，属于中洲镇与

汾口镇的分界点，以武强溪为界，溪东为汾

口镇，溪西为中洲镇。由于琅琯塔位于两

镇交界之处，曾引起一时的争论，琅琯塔是

属于中洲镇还是汾口镇？

在人们潜意识里，琅琯塔属于汾口

镇。人们常说汾口琅琯塔，而没有人说中

洲琅琯塔。这主要是因为紧邻琅琯塔有

个琅琯岭村，属于汾口镇。其实，琅琯塔

下有几幢房子，不属于琅琯岭村。虽不足

十户人家，却也是一个独立村庄，因塔而

名，称为塔山村。塔山村属于中洲镇管

辖。从地界上来看，琅琯塔位于塔山村

内，因而琅琯塔属于中洲镇，而不属于汾

口镇。

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琅琯塔所

处的塔山村区域在解放前一直属于琅琯岭

村，归汾口镇管辖。根据琅琯岭村余其章

老师介绍，塔山村的土地是解放前琅琯岭

张氏和余氏的女儿嫁到畈头村的陪嫁。新

安江水库形成后，畈头村在这些陪嫁土地

上建起了几栋黄泥墙房子，用以安置移

民。移民迁移至江西后，畈头村几户村民

陆续迁居在这里，久而久之，便逐渐发展成

一个小村子，人们习惯称之为“塔山村”。

所以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琅琯塔属于琅

琯岭村，归汾口镇管辖。

其实争论琅琯塔是属于中洲镇还是汾

口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保护好才是关

键。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琅琯塔是汾

口古迹，也是中洲胜景。只可惜，现在胜景

不在，只剩遗址。1999年梅雨季节，据村民

回忆，下午三点左右，琅琯塔在暴雨和雷鸣

声中轰然倒塌，唯有那大半块石碑被时任

琅琯岭村支书的张新书背到了张氏家厅存

放。

琅琯塔的倒塌，应该是源于多重因素

的叠加。据推测，琅琯塔年久失修是其倒

塌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因素应该是那一

年梅雨季节，连日的暴雨不断冲刷塔身，塔

顶本身就已经有了裂缝，大量雨水顺着裂

缝渗入塔内，沿着塔壁向下渗透，致使原本

坚固的塔壁逐渐软化，最终无法承受自身

重量，轰然倒塌。

琅琯塔坍塌后，当地流传出镇塔之宝

被盗导致塔倒的奇谈，说有人在夜里潜入

塔下深潭的岩洞里，把镇塔用的珠宝盗走，

不久琅琯塔便在风雨中轰然倾圮。这类故

事或许源于人们对古物消逝的怅惘，试图

用超自然的因果为遗憾赋予解释。然而历

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传说虽寄托着情感，却

终究是穿凿附会的臆想，权作茶余饭后的

消遣，不足为信，也不必深究。

琅琯塔虽已消逝于风雨中，但曾经的

记忆却在时光中愈发清晰。

我曾在抖音上分享琅琯塔的旧照，泛

黄的影像瞬间拨动了人们心中的怀旧情

弦。评论区里，往事如潮水般奔涌，满是对

琅琯塔的眷恋。一位网友留言道：“从前每

年正月初二，去叶村外婆家的路上，总能望

见琅琯塔。后来外婆走了，那条路便不再

涉足，与古塔的缘分也戛然而止。如今看

到这张照片，外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

前，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温馨的岁月。”还有

网友的思绪被拉回青葱岁月：“琅琯塔是我

在汾口中学读书时，春游打卡之地。记得

那年春日，阳光正好，我们一群同学结伴而

行。从塔顶俯瞰整个汾口，青山绿水尽收

眼底。那时的风都是甜的，琅琯塔见证了

我们的青春，承载着最纯粹的快乐回忆。”

这些留言，不仅是对琅琯塔的追忆，更是对

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望，在字里行间诉说着

岁月深处的眷恋。

清明时节，我循着记忆重返琅琯塔。

二十六年光阴流转，站在琅琯岭顶远眺，断

壁残垣隐入苍翠的竹海杉林，荒草疯长。

踩着长满杂草、铺满落叶的小径走近，满地

塔砖堆砌成丘。同行的小儿子望着眼前景

象，喃喃自语：“塔怎么这样子的，这明明不

是塔。”在孩童纯净的眼眸里，这座曾经巍

峨的古塔，如今不过是一堵爬满青苔、荒草

丛生的残墙。我望着这满目砖石，心中涌

起一阵怅惘——或许在未来某一天，连这

斑驳的残垣也将随风化为尘土，琅琯塔终

将彻底消失在时间长河里。到那时，后人

若想寻觅它的踪迹，恐怕只能从泛黄的古

籍书页中或老者的追忆讲述里，拼凑它往

昔的胜景了。

岁月匆匆，琅琯塔早已成废墟，废弃砖

瓦也已蒙上岁月的苔痕。而那些与琅琯塔

有关的岁月，终究不会随着砖石的坍塌而

消逝，其承载的历史与情感，早已融入一方

水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恒的乡愁，

化作永不磨灭的精神图腾。最后，我想用

二十六年前写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画上句

号：听说，琅琯岭上的琅琯塔倒掉了，听说

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琅

琯塔。


